净土的大乘品格与人间性

——浅析印顺对净土义的阐释及传统净土宗的批评

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哲学系    陈芷烨   陈晨
印顺（1906-2005），俗姓张，名鹿芹，浙江海宁县人，当代著名高僧，以智慧深广、学识渊博、著述宏富而享誉当今世界。少年时期生活艰辛，20岁时读冯梦祯的《庄子序》，发出“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的感叹，由此引起了探究佛法的动机。由于阅读《中论》，印顺领略到佛法之高深而向往不已！经四、五年的勤奋阅读与思考，他一方面被佛法理论深深折服,另一方面,他发现佛法与他当时现实佛教界间存在太大的距离，所理解到的佛法与现实佛教界差距太大，引起了他内心的严重关切，因此发愿“为了佛法的信仰，真理的探求，我愿意出家，到外地去修学。将来修学好了，宣扬纯正的佛法。”于是25岁的张鹿芹于浙江普陀山福泉庵（俗名天后宫的福泉庵）礼清念老和尚为师，落发出家，法名印顺，号盛正。出家前因曾受般若精舍老和尚，被太虚大师称誉为“平生第一益友”之昱山上人指引，出家后随顺普陀山之习俗，礼昱公为义师父。不久印顺至天童寺（位于今浙江省宁波市东30公里的鄞县东乡太白山麓）受戒，戒和尚为圆瑛老和尚
。可以说，印顺是在东南佛国及吴越地区成长并由此走向世界的著名佛教高僧。

印顺指出，他对佛教的研究，目的想理解佛法的实义与方便，而缩短佛法与现实佛教间的距离。“我修学佛法研究经论的意念，除了想要了解佛教究竟是什么以外，还想了解佛法怎么慢慢演变，其原因何在？这是存在我内心当中推动我一直研究下去的力量。”
印顺指出,在佛教的传布过程中,方便对佛教的发展是必要的；方便适应，才能有利于佛法的弘布。但是方便有他的应机应时性，随着时空条件的改变而可能不再适应，应有《法华经》“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的精神，达到了某一阶段，有更好更适合的就提倡，不适合的就舍掉。阐扬佛法实义，应用有利人间，净化人间的方便。这是印顺研究佛法的根本动机和旨趣所在，印顺对传统佛学的批评和反思也是遵循这一目的而展开的
。而对传统净土思想的抉择与批评也围绕上述研究佛法的根本动机和旨趣而展开。
一

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其超越理想境界与目标，指引着信众为此奋斗前行；基督教的天堂、伊斯兰教的天国
、儒教的大同理想、道教的洞天福地等等都是各教信众的终极理想与关怀所在。而对于佛教信众而言，净土世界乃佛教大乘各个流派所共同追求的终极理想。佛教净土思想源远流长，佛在各种大乘经典中曾经宣说各种佛净土，主要有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阿閦佛的东方妙喜世界、药师佛的东方净琉璃世界、弥勒佛兜率净土等
。另外《华严经》的华藏净土世界、《法华经》的灵山净土、《大乘密严经》的密严净土、《维摩诘经·佛国品》宣说的唯心净土──心净土净等都是典型的净土思想。在这些净土中，最为中国佛教信众熟悉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净土；弥勒净土传入中国时，曾流行一时，但自从道绰、善导起而弘扬弥陀净土，再加上弥勒下生思想被野心政客所利用，所以也就逐渐式微了；至于其他净土，虽然随着经典传入中国，但是都未能引起反响。印顺指出，中国佛教的净土思想发展极为特别，经过上千年的历史发展，“净土”似乎专属于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而有关往生极乐净土的途径与法门，佛教经典中原来是认为通过各类严肃的宗教修持与实践，诸行都可以往生极乐净土；而等到传入中国以后，慢慢地演变为以念佛为主要往生法门的特殊形态。事实上，被中国佛教信仰者所忽略的弥勒净土、阿閦佛净土、药师琉璃净土都带有特别珍贵的特质——注重人间净土的实现，及智慧、慈悲的大乘菩萨精神。
为什么佛教要发展到大乘阶段，净土思想才开始兴盛起来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可能的答案是，原始与小乘佛教中，重点宣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佛法真谛。众生因有妄想执著的心，于诸法无常，执为真常，于诸法无我，妄执有我，因此产生我见、我痴、我慢、我爱等颠倒梦想的四种妄心，所以造业受报，依因感果，因果相续不断，轮回六道之中。我们要解脱人生痛苦，要跳出六道轮回，那就要用无常无我的观点，发心修道，断苦恼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到了功行圆满，就能够了脱生死轮回，证得不生不灭寂静安乐的偏真涅槃境界。在这种情况下，信众普遍地存在对世界的厌离心与求个体了生脱死的自了汉情结；缺乏对统真善美为一体的理想境界的追求与祈盼,与佛陀的慈悲情怀有了较大差距。而大乘佛法重在慈悲为本
，大乘佛教讲三心六度万行，其中三心之一为“大悲为上首”，菩萨的精神重在慈悲的流露，而慈悲的具体行为是利他。菩萨发心行菩萨道，关键在于长养慈悲心，以慈悲心去行六度万行，并从利他中完成自利。这种自利利他的宗教信愿与实践目标的实现，就形成净土信仰与终极追求。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印顺认为“戒律与净土，不应独立成宗”，而是佛教界尤其是大乘佛法的共同追求目标
。佛法的庄严或严净典型地表达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离错误的认识即真；离罪恶的行为即善；离染污的清净即美。而此“净”，也即表达真美善的统一。佛教流行人间，必须理智与情意并重，适合众生的要求，才能得合理的发展。偏于理智则不免枯寂；偏于情感又易于放逸，失却人生的正轨。唯有智情融合而统一，生活才有意义，才能净化人性而成贤成圣。因此佛法的庄严或严净具有重要的意义。印顺指出，净有二方面的内涵：一、众生的清净；二、世界的清净。学大乘佛法要从两方面入手，即修福德与智慧。福德能感成世界清净，智慧能做到身心清净。离福而修慧，离慧而修福都不是大乘行为。大乘菩萨所要做的利他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成就众生”；二、“庄严净土”。使有五乘善根的众生都能成就善法，或得清净解脱：并使所依的世间也转化为清净。修福修慧也是依此净化众生与世界为目的的。由此成佛能得二圆满:一、法身圆满，二、净土圆满，众生有依报，佛也有依报，一切达到理想的圆满，才是真正成佛。因此，净土思想与大乘佛教不可分离。离净土就无大乘，净土契合大乘思想
。

由此，净土法门为佛法甚至可说为人类的共同企求。修学大乘佛法，不应当轻视世界的清净要求。由于只重身心清净，所以小乘不能达到究竟；大乘在清净身心的同时，也将庄严世界视为重要目标;认为只有这两方面都做好了才能达到究竟圆满的地步。所以净土包括自然界的净化与众生界的净化。弥勒人间净土的思想本于阿含经经典，起初是包含这二方面内容的
。但后来的佛弟子似乎特别重视上生兜率天净土，而忽略了实现弥勒下生的人间净土。佛教原始的净土特质被忽略了，这才偏重于发展为天国的净土，他方的净土。所以印顺在其《佛法概论》说：净土在他方、天国，还不如说在此人间的好。弥勒净土的第一义是祈求弥勒早生人间，即要求人间净土的早日实现。至于发愿上生兜率，也还是为了与弥勒同来人间，重心仍在人间的净土。弥勒净土的真意义逐渐的被忽略：但人间净土依然是人类的共同要求。弥勒人间净土给予中国人的影响极大。月光童子出世和弥勒下生的思想，鼓舞了中国人对于人间净土的要求与实行，所以要真正理解弥勒净土，必须理解其人间净土的特性。如果忽略弥勒净土中人间净土的重要内容，剩下求生兜率净土的思想；以为求生兜率，比求生西方净土要来得容易，则成为没有多大意义的教说
。

二

印顺指出，中国佛教始终是走向偏锋，不是忽略此，就是忽略彼。如禅者的不事渐修，以至于三藏教典都成了废物；净土行者则专事果德赞仰，少求福慧双修，不求自他兼利，只求离此浊世，往生净土。阿弥陀佛与净土几乎妇孺咸知；而阿閦佛国东方妙喜净土法门几乎被人遗忘，这是净土思想的大损失。阿閦佛在因地作菩萨时，誓愿世世作沙门，世世著补纳衣（粪扫衣），三法衣，常行乞食，常在树下坐，常经行、坐住（不卧）──头陀行，这是典型的头陀行。阿閦佛国的声闻弟子是不住精舍，依律行事的。佛没有为他们制戒，他们也没有受戒。没有和合大众举行羯磨，只是独住修行。所以，印顺认为这是比对释尊制立的僧伽生活，而显出净土弟子众的特色
。中国人有一特殊意识，即东方是象征着生长的地方，是代表生机的，故演变为现实人间的消灾延寿。阿弥陀佛在西方，西方是代表秋天的，属于肃杀之气，是死亡的象征。故西方净土为人死后的所生处。由此东方药师佛成了现生的消灾延寿；西方的阿弥陀净土即成了死后的往生。这在中国人心中，有意无意间，成了一种很明显的划分。所以西方净土盛行以后，佛法被人误会为学佛即是学死。到此，阿弥陀佛的净土思想的本色已经丧失殆尽——西方净土本是代表无量光无量寿的永恒与福乐的圆满。中国人特重西方净土，也即是重佛德而忽略了菩萨的智证大行（阿閦佛国净土）；又忽略了现实人间净土（弥勒净土）的信行；这已经是偏颇的发展了。等到与药师净土对论，弥陀净土，也即被误会作“等死”、“逃生”，根本不是阿弥陀佛净土的实义
。

净土的要义在于摄取净土以摄化众生，因此净土是从为利益众生的目的而庄严形成的，不是从自己想安乐而得来的。中国净土宗发愿往生，求生净土的信愿十分笃厚，但却忽略了“净土从何而来”这一关键问题，将净土法门中的创造净土义丧失殆尽。一般都以为，有佛就有净土，而不知阿弥陀佛，并不是发愿往生而得净土的。大乘经中处处都说庄严净土，即菩萨在因地修行时，修无量功德，去庄严国土，到成佛时而圆满成就。现在只听说往生净土，而不听说庄严净土，则是值得深思的。

中国的净土实践中，宣称只要老老实实念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念佛法门，是传于庐山十八高贤结白莲社念佛，但他们是重于系心念佛。唐代以降，不但摄化净土行者，连小孩也都来参加念佛。称名念佛从此成为中国唯一的念佛法门了。宋朝王公大臣结白莲社，往往集数万人念佛；以及近代的印光大师都是以称名念佛为唯一法门的。从教化的普及来说，易行道的称念佛名确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大乘法的深义大行也就因此而被忽略了
。

纵观佛教发展历程，我们知道，念佛法门首先仅是针对心情怯弱的在家信众而施设的方便法门。原始阿含经典中，心情怯弱的在家信众每修三念：念佛，念法，念僧。或修四念，即念三宝与戒。或再加念施、念天共为六念
。如摩诃男长者、难提长者、梨师达多弟兄等听说佛与僧众要到别处去，心中非常难过
；诃梨聚落主、须达多长者、八城长者、达摩提离长者等身遭重病与病苦
。贾客们有旅行旷野的恐怖
；比丘们有空闲独宿的恐怖等等
。这都是因为信众的理智薄弱，不能以智制情，为生死别离，荒凉凄寂的阴影所恼乱，所以教他们念──观想三宝的功德，念自己持戒与布施的功德，念必会生天而得到安慰。这在佛法的流行中，特别是“念佛”，有着非常的发展。传说佛为韦提希夫人说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还是为了韦提希遭到了悲惨的境遇。所以龙树《十住毘婆沙论》说：这是为心情怯弱者所作的方便说。

印顺指出，大乘佛法念种种佛的宗教修持围绕以下目标展开：一、“往生佛国”：念佛而往生佛国，可以见佛闻法而不断地进修。二、“不退菩提”：念佛的能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就不会退堕二乘了。三、“得陀罗尼”：陀罗尼Dhāraṇī的意义是“持”，念佛能生生世世的不忘失佛法。四、“忏悔业障”
：在“佛法”中，忏──忏摩kṣama的意义是“容忍”，求对方或僧众，容恕自己的过失。悔是desana的意译，直译为“说”：毫不隐瞒地在大众前陈说、发露自己的过失。犯了戒则内心有罪恶感，内心不得安宁，是要障碍进修的。所以释尊制律，要弟子们随犯随忏，保持身心的清净（也就是僧伽的清净），能向上进修
。

印顺指出，这种依赖想念而自慰的思路，本为一般宗教所共具有；神教都依赖超自然的大力者，从信仰、祈祷中得到寄托与安慰。念佛等原理与神教的他力（其实还是自力）并没有什么差别。佛教经经典中也举神教他力说来鼓励怯弱者，如说：“昔者，天帝释告三十三天：‘卿等若入大战中时。设有恐怖畏惧之心者，汝等还顾视我高广之幢；设见我幢者，便无畏怖。若不忆我幢者，当忆伊沙天王幢；以忆彼幢者，所有畏怖，便自消灭。若不忆我幢，及不忆伊沙幢者，尔时，当忆婆留那天王幢；以忆彼幢，所有恐怖，便自消灭’”
。他力的寄托安慰，对于怯弱有情者具有一定的作用。但这是一般神教所共有的，中国净土宗则以此为能得解脱，能成正觉的关键法门，与释尊的本意有了差距
！
三

在中国佛教界，称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宗教思想与实践，十分普遍盛行。净土法门的长处是能适应一般初学，容易修学，可以坚定信愿。中国宣扬净土者在强调净土的特胜时，认为净土法门在以下四个方面优越于其他宗派:一、“横出三界”；二、“带业往生”；三、“隔阴之迷”；四、“四句料简”。印顺认为，从佛法实义的角度说，这些说法都含有似是而非的成分。从佛法方便的角度说，弘扬净土确实具有有接引初学的作用。虽缺乏究竟意义，却有“为人生善”的宣导价值
。

“横出三界”是依据《无量寿经》“横截五恶趣，恶趣自然闭”而来。五趣是三界生死，是有漏法、杂染不净法，关于如何出离三界五趣生死的问题，净土论者宣扬佛法的净土法门是横超的，其它的法门是竖出的；竖出的是渐，不如横超的顿出。由此彰显净土法门的殊胜。印顺认为这一结论是有问题的，解脱生死的佛法都是顿断横出的，竖出是不能解脱生死的
。净土行者厌恶五浊恶世而欣求净土，约三界生死说，欣厌心是不能出离生死的。当然生在净土的，由于环境好，“诸上善人俱会一处”，莲华化生，将超脱生老病死不已的状态。在这种环境下，是一定要解脱生死的，所以“因中说果”，不妨说往生净土，已解脱生死了。根据佛教经典，在净土修行不如在秽土修行，如《无量寿经》（卷下）说：（在此娑婆五浊恶世）“为德立善，正（慈）心正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国为善百劫”
。在净土中进修是缓慢的，但不会退堕，非常稳当。秽土修行功德强，进步快，只是障碍多，风险要大些。秽土与净土法门适应不同根性，各有长处，净土自夸“横出三界”是没有根据的。

宣扬净土殊胜的人称，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带业往生极乐净土，这是念佛法门的特胜。印顺以为，“带业往生”是当然的，合理的，但并不表示净土法门的特胜。“往生”指死了以后，生到别处去──往生人间，往生天上，都是往生；中国的净土行者认为往生就是往生西方净土的说法则值得商榷。依佛法说，业是随造业者而去──带业往生的；如人有信、愿、行，念佛而求生净土的，只要净业成就，就能往生净土；无边生死业都带到净土去了。业与烦恼在净土中是一样的：一般（除得无生忍的上上品）往生净土的，没有断烦恼，烦恼却不会生起；带有无边的生死罪业，业却不会感苦报。因此“带业往生”在佛法中是普遍的宗教观念；带业往生净土值不得特别宣扬殊胜。

净土宗宣扬“罗汉犹有隔阴之迷”，是说修证到罗汉还有隔阴之迷，不如往生极乐世界的好，由此以彰显净土法门的殊胜。印顺指出，阿罗汉生死已了，不会再受后阴，不再有隔阴之迷。隔阴之迷是指，我们的身心自体只是五阴的和合相续，没有是常是乐的自我。这一生的身心自体是前阴，下一生的身心自体是后阴，前阴与后阴，生死相续而不相同，所以说隔阴。迷有二类：迷事即对事相的迷乱、错误、无知；迷理是对谛理──无常、无我、我所、空性、法住、法界的迷惑。约事迷说，一切众生包括前三果圣者（阿罗汉不会再受后阴）都是有此“隔阴之迷”的。不过三果圣者，初生时虽不能正知，但很快能忆知前生的一切。如约迷理说：凡夫是迷理的，初果圣者是能见谛理的，一得永得，是不会再退失的。在入胎、出胎时虽不能正知，不能现见谛理，但所得无漏智果并没有失落。所以圣者虽有“隔阴之迷”，对解脱生死来说，是绝对稳当的，解脱生死是为期不远的。净土以此来接引众生，以表示净土的殊胜，不符合佛法实义。

唐末五代以降，佛教义学衰落，禅净双修盛行。佛教界流行宋初永明延寿有关禅净的四句料简：“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岔路”；“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无禅无净土，铜床并铁柱”。四句偈中的“禅”专指达磨传来，发扬广大的禅宗；“净土”专指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印顺指出，这一料简存在很大问题。“有禅无净土”，“无禅有净土”，到底怎样是“有”怎样是“无”值得商榷。因为中国的禅宗和净土宗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中国的禅宗，自达磨传来（经过中国的玄学化），被称为“最上乘禅”。中国的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也有适应中国的特性，在很多方面都是违背佛法实义的。“无禅无净土，铜床并铁柱”更是没有道理。禅、净是中国佛教，但佛教是不限于中国的。作者处身于禅、净盛行的中国，只知道禅与净，缺乏对佛教深广的远见，才作出不合情理的料简。
四

印顺指出，我们必须知道在“往生净土”以外，还有“人间净土”与“创造净土”义
。如果依据佛法实义，净土应以阿弥陀极乐净土为圆满，以弥勒的人间净土为切要。以阿閦佛土的住慈悲心，住如法性为根本因；以阿弥陀佛土的行愿庄严为究极果。在修持净土法门中，首先要着重净土正因。事实上，难行道实在是易成道。如自己觉得心性怯弱，业障深重，可兼修方便善巧的安乐道──易行道：时时念佛，多多忏悔。如机教相投，想专修阿弥陀佛的净土行，可依传说为阿弥陀化身──永明延寿的万善同归。多集善根，多修净业，这才是千稳万当的。须知净土法门乃大乘法门，小乘无十方净土，故求往生净土为大乘特色。而大乘要义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如念佛不离此大乘心境，则与生极乐意义相符。如只为离苦得乐则是小乘根性。但发大乘心，何故求生极乐？因秽土因缘不具足，学佛不易，虽发菩提心，而障碍特多。生老病死，毫无把握，故须往生极乐。因此，印顺指出，往生之究竟意趣乃在不失菩提心。

印顺之所以对中国佛教的净土宗不满，是因为它偏离菩萨的正常道，而印顺则以“人间净土”为目标，通过实践菩萨道，而圆成佛道。这是受到太虚所提倡的“人生佛教”的启发，再加上《阿含经》与广《律》中所含有的“现实人间的亲切感、真实感”，于是形成了“人间净土”的理念。作为净土宗的信仰者，虽然不必同于印顺的思想，可是在提倡与弘扬净土时，应该不废除对现实世间的关怀，这也是印顺之所以极力警策净土行者的地方，因为佛教与现实社会并不是因为一句阿弥陀佛可以解决问题的。
日本东京大学荣誉博士平川彰在1997年7月台湾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主办的“人间净土与现代社会──传统净土思想的人间性及其现代意义”学术会议上，作《净土之现代意义》的主题演说中，认为“净土”一词有名词性的“清净的国土”和动词性的“净佛国土”二种意义。这和印顺认为除“人间净土”以外，还有“创造净土”、“庄严净土”的思想是一致的。“清净的国土”既已成就了的“极乐国土”，“人间净土”也属于这一范畴。若将“净土”解成“净佛国土”，此“土”则是尚未被清净的国土，须藉由菩萨的修行才能实现，而印顺的“创造净土”只不过是实现净土的手段，则是动词性的“净土”──净佛国土，也就是庄严国土。印顺的意思是，佛净土不是唯佛一人，还有许多菩萨，这些菩萨都由自力来到净土，不一定是发愿往生的，净土是诸佛、菩萨与众生展转增上助成的。因此印顺说，“在佛土与众生土间，不能忽略菩萨与佛共同创造净土，相助摄化众生的意义”
。所以，我们众生凭佛菩萨悲愿及自己修行往生净土，并不是享乐，往生也不是诸事已办，而是在净土中修行，也要创造净土，如此展转，则为“皆共成佛道”。

总之，印顺批评中国净土信仰的偏失，提倡净土的人间品格和大乘特色，认为除“人间净土”以外，还有“创造净土”、“庄严净土”的思想，是从菩萨行的大乘精神出发，而其基点在“人间净土”。这一思路和太虚对传统净土的批评一致。他们并不否认天国的净土信仰，只是强调信仰“不必定在人间以外”，认为人间亦可改造成净土，因而着力于建设人间净土。印顺批评净土宗，并不是否定弥陀净土的信仰，而是强调建设“人间净土”的重要性，所以他对净土宗的批评，也是和他所提倡的人间佛教的目标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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